
               
从布莱尔的“谢幕”安排看英国外交的内在矛盾 

王振华(2006.11) 

    围绕布莱尔何时辞职交权问题，英国工党内部的“二布之争”最近有了比较明确肯定的答案。

面对党内强劲的“逼宫”浪潮，英国首相布莱尔在今年9月工党年会前夕，明确承诺将在12个月内辞

职交权。在随后举行的年会上，布莱尔带着依依惜别之情发表了告别演说。布莱尔在演讲中称赞了

布朗，说“没有布朗就没有新的工党和3次大选的胜利。”对即将离开领袖的岗位，他表示，“离开

是艰难的，但也是正确的”，称他“爱这个党，永远和它在一起”。布朗在年会的第一天发表了主

旨演讲。他首先颂扬了布莱尔为工党、为国家做出的杰出贡献，明确摆出了首相继任者的姿态。而

后，他大谈新工党、新英国的理想和价值观，描述了工党未来改革的新前景。他还恳请工党同仁给

他机会战胜保守党领袖卡梅伦，宣告了接替布莱尔的意愿。 

    “二布之争”由来已久。“二布”围绕权力移交问题的斗争，除了与他们个人的权力欲望直接

有关外，最根本的原因和背景，在于布莱尔政府近年来面临严峻的内政外交困局，使工党的支持率

持续下降。布莱尔日益失去人心，已成为工党的一个包袱，有可能危及该党继续执政的前景。工党

内部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如果布朗能早日取代布莱尔，则有助于工党摆脱困境，有可能使工党再

次赢得下届大选。在这一背景下，经过近两年多的反复较量、周折，工党内部终于在今年年会期间

达成了上述的交接班协议。 

    伊战逼走布莱尔 

    应该说，布莱尔最终做出“谢幕”交权的承诺，是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导致他

不得不承诺交权走人的原因错综复杂，但人们通常把布莱尔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决策失误排在首

位。有人称外交政策是布莱尔的“软肋”。布莱尔政府追随美国出兵伊拉克，不仅导致大批伊拉克

无辜平民伤亡，而且使不少英国士兵命丧他乡。伊战也成为极端势力在英国内外煽动反英情绪的借

口，大大破坏了英国安全环境，去年7月的伦敦系列连环爆炸事件和今年不久前发生的英国炸机未遂

案都与此直接有关。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学家菲尔•考利指出：“伊拉克战争对于选民和布莱尔的工

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制造了一个希望他下台的人群。”而今年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之后，布莱

尔态度暧昧，追随布什拒绝呼吁立即停火，又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工党内部许多人都指责他“毫无原则地在外交政策上同美国总统布什站在一边”，让英国的地

缘政治影响力和国土安全都大受影响。但布莱尔却对此不以为然，他反复强调自己坚持亲美的外交

政策并没有错。布莱尔辩解说：“我并不总是同意美国的看法，有的时候他们也是很难相处的朋

友。但是坦白说，在一些欧洲地区流行的反美主义是疯狂的行为。和美国相处的危险之处不是他们

参与得太多，而是一旦他们决定拉起吊桥后甩手走人。我们需要他们的参与。我们希望他们能参

与。” 布莱尔授意亲工党政府的伦敦智囊机构《外交政策中心》将他过去一年发表的一系列有关外

交议题的重要演说编纂成册，并为这本小册子起了个响亮的名字——《争取全球价值观的全球联

盟》。  

    布莱尔政府的外交政策 

    布莱尔工党政府自1997年上台执政以来，在外交上表现得格外积极活跃。它所提出和推行的某

些政策主张，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曾引起过强烈的反响和关注。首先，它决定推行更为积极、

更富建设性的欧洲政策，采取有力措施改善同欧盟的关系，迅速结束了英国在欧洲的孤立状态。其

次，大力加强英美“特殊关系”：在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对伊“禁飞区”实施轰炸等问题上是美



国政策的坚定支持者；“9•11”后率先全力支持小布什政府进行阿富汗战争，为组织国际反恐联盟

奔走游说；直至2003年追随布什发动入侵伊拉克的战争，英美一直是并肩作战、“同舟共济”。第

三，在对俄关系问题上，试图扮演一种“中间人”和“探索者”的角色。布莱尔在西方率先访问俄

罗斯，积极拉拢俄罗斯参加反恐联盟，倡议建立北约——俄罗斯理事会新的“20机制”。第四，采

取措施显著改善对华关系，英中关于香港主权的顺利交接就是工党政府上台后实现的。另外，布莱

尔政府也十分重视同英联邦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把英联邦作为推广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民

主价值观的工具和手段；并同欧洲国家一起试图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某种作用。 

    这里有必要特别提一下布莱尔的“枢纽外交”说。布莱尔在出任首相之前就曾明确表示，他希

望其领导的英国政府“将既着眼于欧洲之内，又放眼于欧洲之外”。在“9•11”后国际反恐斗争的

大背景下，2002年初布莱尔访问印度时推出了所谓的外交“新思维”——“枢纽外交说”, 称英国

可以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发挥“轴心”或者“枢纽”的作用。他认为，英国可以利用其历史、地理和

语言优势，以及英国与美国、欧盟、英联邦的独特联系，还有英国在北约和联合国的特殊地位，在

国际舞台上发挥积极的“轴心作用”。 

    布莱尔关于“枢纽外交”的一席话并非心血来潮或即兴之作，而是同他对英国对外政策的构想

及其外交定位的一贯看法相一致。早在1995年4月布莱尔出任工党领袖不久，他在伦敦皇家国际事务

研究所的一次讲演中就比较系统地谈到了对未来工党政府外交政策的设想，即沿袭丘吉尔“三环外

交”的思路，阐述了英国同欧洲、美国以及英联邦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稍后在澳大利亚的一次

演说中他又明确提出了“放眼世界的英国”的观点。布莱尔说，“从历史的角度看，英国虽是欧洲

列强之一，然而由于它曾拥有一个帝国并在全球发挥作用，这就使其显得与众不同。我们也因此觉

得自己独立于欧洲之外。可是，如果我们想要继续在全球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就必须在欧洲扮演一

个领导角色。我们不再拥有一个帝国，尽管英联邦是我们联系世界各地的宝贵纽带，但这并不能取

代我们与欧洲各国的关系。与大西洋彼岸的关系仍将十分重要——尤其是在安全方面，但美国人已

清楚地表示他们想与欧洲而不只是英国建立特殊关系。”1999年11月布莱尔在一次讲话中明确宣

称，英国未来的角色是要成为一个广泛的国际力量关系中的轴心。布莱尔在多种场合还一再表示，

英国希望充当欧洲与美国之间的桥梁。 

    英国外交定位面临两难选择 

    既要谋求维护和加强英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又要同美国建立强有力的关系，希望借助与美国

的这种特殊关系，来加强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这是近50年来英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目标，也

是其外交定位所始终面临的一种两难选择。 

    欧洲是英国生存发展的主要空间，也是其外交活动的主要舞台。在当今世界上像英国这样一个

地处欧洲边缘的中等国家，不仅经济上需要倚重欧盟，而且在政治和外交上也不可能离开欧洲而独

自发挥作用。但它又有别于一般的大陆欧洲国家。英国与美国的传统关系及其广袤的海外联系，使

得它比任何欧陆国家都有广泛得多的依托。英国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必须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英国虽地处欧洲，但多年来在“感情”和某些政策上却与大西洋那一头的美国更为接近。英美

两国常常用“特殊关系”一词来形容他们之间的亲密合作关系。它主要反映了英国希望借助美国力

量来实现自己战略需要的愿望。“通过影响美国来影响世界”，被认为是英国外交的一项重要方针

和谋略。英国统治集团希望借助英美之间尚存的密切政治经济联系和共同的文化历史传统，谋求在

世界上继续发挥“超出其实力和分量”的作用和影响。从美国方面来说，在当今世界格局多极化趋

势日益发展、西方国家之间矛盾和磨擦上升的情况下，也仍然需要英国的帮助和支持来推行自己的

欧洲政策和全球战略。英国仍是美国最忠实的盟国，英美特殊关系依然是大西洋两岸战略安全关系

的一个重要纽带。 

    近年来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迅速发展和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英国外交的定位问题又突出起

来。英国外交的重点和先后顺序又面临着“欧洲主导，还是美国第一”的选择问题。特别是进入21



世纪后，作为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的美国热衷于推行“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欧美关系受到了相

当严重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既要保持英美特殊关系，又要作为欧盟一员与“欧洲大家庭”

保持“一体化”框架下的密切联系，自然困难重重。事态发展表明，布莱尔为充当“掮客”、“桥

梁”所进行的活动收效有限。美国当局难以真正听进别人的意见，倒是布莱尔常常被小布什牵着鼻

子走，成为美国的帮凶。英国为了借重美国的力量抬高自己的地位与身价，有时不得不从自己原先

的立场步步后退，到头来成为美国战略利益的殉葬者和牺牲品。 

    布莱尔之后的英国对外政策走势 

    英国对外政策历来具有很强的连续性。一般而论，丘吉尔二战后提出的“三环外交”方针，已

经成为英国两党共识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肯定，无论哪个政党或政府领导人在对外交往

中都不会离开“三环外交”的传统太远。 

    如果布朗能够顺利接替布莱尔成为工党领袖并赢得下届大选，根据其目前的言论和行动可以看

出，他可能奉行的对外政策大体会循着以下方针展开: 

    布朗基本的政策立场离不开英国“三环外交”的传统与保持英美特殊关系的方针，但会依据具

体情况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适当的调整。例如，在追随美国动武问题上会更加谨慎；但在反

恐与核武问题上仍然会同美国保持战略一致和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 

    在欧洲政策上，布朗会在全力推行英国社会经济模式的基础上，积极参与欧洲的经济改革；但

在欧元、欧盟制宪以及索取英国预算摊款回扣等问题上，则采取谨慎态度，能争则争，不成时则做

适当让步。总之，英国同欧盟的关系不会太紧密，但也不会弄到破裂的地步。  

    布朗在对华政策上会继续采取积极、建设性的态度。近年来布朗发表过一系列有利于英中关系

发展的言论。2005年布朗曾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并与中国财政部长金人庆举行了会晤，

双方就一些全球性经济问题制定了共同合作议程。布朗在英国报刊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的崛起给

英国带来了机遇，批评欧盟在同中国纺织品贸易中表现出来的“新贸易保护主义”。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欧洲学会英国研究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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